
为“完成指标”，2000 万元建大棚多成摆设，变相“发钱”养懒汉……

“指标扶贫”带偏了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杨玉华、吴慧珺

“花钱有任务，项目有指标，不求效果佳，
但求不扣分。”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日前在
基层采访时，听到的一些基层扶贫干部打趣的
说法。略显夸张的言语背后，透露出扶贫干部
对“指标扶贫”的无奈。

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反映，近年来，一些基层
扶贫工作被简单化变成下任务、定指标，并按指
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导致扶贫工作“跑偏”。特
别是在扶贫投入方面，使用产业扶贫资金有指
标、发放扶贫小额信贷也有指标，为足额定量完
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指标任务，一些地方只
能“突击”花钱，在缺乏科学规划的情况下拍脑
袋决策、简单化分钱，导致扶贫资金被滥用甚至
冒用，没能真正惠及贫困户。

扶贫项目草草报，扶贫资金打水漂

一个县 14 个贫困村中有 11 个
“拍脑袋”选择了大棚蔬菜产业，共
新建大棚 2200 多亩，仅大棚造价
就在 2000 万元以上，但多数都成
了摆设

“转眼快一年了。”贫困户胡荣华说，“还是没
有等到政府曾经承诺的分红。”每天经过村头的
这片大棚地，他都会不由地生出埋怨。

“去年村里跟我们说得好好的，今年一季度
就有分红了，今年过去一大半，到现在也没见着
动静，这不是哄我们老百姓么？”胡荣华说，本来
盼着产业大棚致富，现在却落空了。

胡荣华是中部省份一个贫困村的村民，他
所说的大棚曾是当地政府紧急上马的一个年度
扶贫项目，然而钱花了却并没给他们带来实惠。

熟悉内情的当地驻村扶贫队长告诉新华每
日电讯记者，去年年底，上级部门紧急下达产业
扶贫任务，要求在 30 天内把打到村账上的产业
扶贫奖金花掉。为完成任务，村里只好突击花
钱，在没有经过科学规划和论证的情况下，花费
140 余万元，盖了 140 亩蔬菜大棚。

“要是账上的钱不花出去，上面来督查，又要

挨批。”该贫困村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告诉记者。
为了能在 2018 年到来之前，顺利地花掉趴

在账上的产业扶贫资金，该村隶属的县级主管
部门找来一家标榜发展生态农业的大棚制造企
业，为该村建设 140 万亩蔬菜大棚，并与该村签
订扶贫(蔬菜)产业园合作协议书。

根据协议，该村扶贫产业园项目由该企业
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该村将县里 2 0 1 7 年
给予的产业扶贫资金投入产业园项目作为合
作入股资金。公司自收到股金之日起，每年根
据收益情况进行分红。

然而，产业园建设运营情况让人大跌眼镜。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在该村建设的扶贫蔬菜大棚产业
园内看到，140 亩的大棚只种了 20 亩左右的鸡毛
菜，销售价格与村民在自家菜地种的菜价几乎无
差。剩余 120 亩左右的大棚内荒草丛生，有的只有
一个大棚支架，产业园区路面到处都是被雨水冲
刷过的塌陷路段，百草枯农药瓶三三两两被丢在
路边。

140 亩的大棚，建成半年有余，收益甚少，且
只带动了一户贫困户就业。大棚附近有一座小房
子，一位该公司派来看守园区的工人正在纳凉。
“我不是本地人，是公司派我来这看大棚的，目前
很多棚还没开荒，也没啥收益。”

该工人告诉记者，这个扶贫产业园除了他，
还有一位村里的贫困户帮忙除除草。而之前该公
司给村里的承诺是带动不少于 10 人到产业园就
业。

不仅如此，合同履行情况也是不尽如人
意。该村干部告诉记者，2 0 1 7 年 8 月签的合
同，一年多过去了，农民的土地流转租金、风险
保证金、村集体分红皆未到账，该村村民曾多
次到该县政府上访，均无果。
记者调研了解到，在脱贫攻坚中，为了防止乡

村产业发展资金滞留导致种植养殖业奖补资金被
退回、帮扶单位帮扶资金闲置、产业项目欠缺等问
题，不少地方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制定了考核
目标，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花掉上级发放的扶贫项
目资金。然而，这种“限时完成”的指标考核，往往
使基层干部“病急乱投医”，不求钱用得好，只求钱

能按时花出去，扶贫项目草草报，扶贫资金打水
漂。

“当时考虑的是把钱花出去，不管怎么样先
把考核指标完成，我们也没想到发展成现在这
样，100 多万元眼看着就这么打水漂了，确实浪
费得心疼啊。”上述村干部说。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这个贫困村所在的
县里，14 个贫困村中有 11 个与该村类似，“拍脑
袋”选择了大棚蔬菜产业，共新建蔬菜大棚 2200
多亩，仅大棚造价就在 2000 万元以上，但当地多
位驻村扶贫干部坦言，“一年过去了，多数大棚都
成了摆设，没有产出实际效益。”

农户贷款企业用，扶贫变“发钱”

每个贫困户每年必须要完成一
定量的贷款任务，为通过考核验收，
“户贷户用”变成了“户贷企用”。原本
精准到人的金融扶贫政策，变成了一
些企业低成本融资的新渠道

夏日炎炎，骄阳似火，66 岁的安徽省宿州
市灵璧县大路乡大路村贫困户张久持，热情招
呼着在葡萄园里采摘的客人。

得益于小额扶贫贷款这一金融扶贫政策，去
年 4 月，张久持从银行贷款 4 万元，利用之前在
葡萄园打零工学到的种植技术，承包 3 个大棚，
种上了 900株葡萄。

“以前一年也有 5 万块钱的贷款，说是给我们
贫困户的贷款，但也没看到过钱，每年就拿 3000
元的分红。”张久持告诉记者，现在有技术又有钱，
就自己干了。去年净利润有 2 万，今年估计能挣 3
万。

“我懂技术，早就想自己种了，以前可不就是没
钱啊！”望着一株株结满果子的葡萄藤，张久持用黝
黑的手臂蹭了蹭脸上的汗珠，笑得合不拢嘴。“感谢
政府给我这个老头子办了贷款，还免除了棚租费，
以前就等着政府‘发钱’过日子，现在自力更生，越干

越有劲头了，没想到我一把年纪还过上了新生
活。”

小额扶贫贷款让张久持在临近古稀之年
过上了幸福生活，然而，并非所有贫困户都能
享受到这项资金扶持。

与张久持一镇之隔的冯庙镇大王村贫困
户王墩喜，根据政策可以享受到 5 万元的小额
扶贫贷款，然而，由于被村里认定为缺乏技术
和市场，以他和其他一些贫困户名义申请到的
扶贫贷款最终以入股方式交由当地一家家具
厂使用，他们这些贫困户则定期拿些分红。

据了解，扶贫小额贷款是近年来广泛推行
的金融扶贫政策，主要用于帮助贫困户解决
生产发展中遇到的资金难题。然而，这一原本
精准到人的金融扶贫政策，在一些地方却出
现“跑偏”，变成一些企业低成本融资的新渠
道。

全国扶贫办的督查显示，全国扶贫小额信
贷已累计发放 4700 亿元，其中“户贷企用”的
现象较为突出。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
2018 金融扶贫培训班上表示，“户贷企用”使
贷款没有真正用在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帮助
贫困户发展生产上，违背了政策设计的初衷。

据了解，扶贫贷款之所以从“户贷户用”变
味成“户贷企用”，有客观原因，即一些贫困户
本身能力不足，不具备发展产业的能力，为了
增加这部分贫困户的收益，相关部门想到了
“户贷企用”的办法，既可确保贷款资金使用安
全，也能稳定增加贫困户收益。

不过，一些基层干部和扶贫主管部门也承
认，由于扶贫贷款也有指标考核，特别是前几
年，每个贫困户每年必须要完成一定量的贷款
任务，实行“户贷户用”很难达标，为了通过考
核验收，就变通想出“户贷企用”的办法。

“贷款给企业省心，而且指标分发下去完
成得也快。”一位基层干部表示，为了方便工
作，以促进贫困户发展生产为宗旨的扶贫小额
信贷，大部分是企业在用，造血扶贫变成了“发
钱”。虽然国家扶贫办去年 11 月就规定禁止
“户贷企用”，但在基层，“户贷企用”的比例依旧
居高不下。某贫困村 2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仅
2 户申请了“户贷户用”，剩余 25 户依旧是“户
贷企用”。

安徽一家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负责人告
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基层信贷力量配比原本
就薄弱，而“户贷企用”手续相对简单，银行也
更愿意放款。要贷款给贫困户，贷前、贷中都有
十分严格的审查，贷后监管工作也很复杂。对
银行来说，放贷成本远高于“户贷企用”。
扶贫小额信贷在基层颇受本土小微企业欢

迎。一家使用了扶贫小额信贷的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当前融资难、融资贵的大背景下，扶
贫小额信贷为小微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融资
的综合成本较低，且不需要任何抵押物。扶贫小
额信贷折算的贷款利率在 7% 左右，而受当下
融资环境影响，小微企业几乎很难从银行获得
贷款，多元渠道的融资贷款利率则在 10% 左
右。

安徽省农经学会会长胡桂芳表示，“户贷企
用”从表面上看，似乎一举两得，既解决了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又让贫困户获得了一定收益。然

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其实等于变相给贫困户
“发钱”，存在“泛福利化”的问题，并没有起到
“造血”作用，难以形成贫困农户自我发展的内
生动力。与此同时，一旦政府调整优惠政策，或
企业出现经营风险或债务负担，都会转嫁到贫
困户身上，不仅有违扶贫初衷，还可能引发其他
社会问题。

“指标化、运动式”现状亟待改变

一位基层扶贫第一书记坦言，
每次县里下发这类考核指标，他就
夜不能寐，连做梦都在想着完成任
务指标，根本无心其他工作

多位基层干部认为，扶贫工作任务艰巨，
程序复杂，为落实责任，突出考核导向，促进脱
贫是必要的，也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基层工作，
但过度追求“扶贫指标”甚至不切实际限时限
量完成“扶贫指标”的做法不可取。

“上个月下达扶贫小额信贷的任务，要求
我们村‘户贷户用’不得少于 7 个人，一个星期
之内完成。”一位基层扶贫第一书记坦言，每
次县里下发这类考核指标，他就夜不能寐，连
做梦都在想着完成任务指标，根本无心其他
工作。“一听到上级要来检查，连着几天夜以
继日地赶制文件和表格。”

部分基层扶贫办负责人也表示，扶贫工作
的考核指标有跑偏的倾向，造成任务指标化、工
作运动式。“不管结果怎么样，总之这个工作是
做了，任务完成了，考核就有分数了。”该负责人
说。

各地之所以出现指标扶贫的“歪风”，首
先是当地扶贫工作主要负责同志缺乏担当意
识。在指标上下功夫，上级主管部门来督查，
看指标完成得都不错，对部分领导同志来说
容易出成绩。

其次，各地在没有充分了解贫困户需求
的情况下去定奖补指标和贷款任务，让工作
规划失去了科学性和精准性，“大水漫灌”助
长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无法有效地激
发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些基层干部呼吁，上级主管部门要改变
扶贫考核的指标导向，防范利国利民的扶贫工
作演变为“指标扶贫”。上级对于主管部门的考
核要向实际成效倾斜，考核到扶贫工作的最后
一公里，不能不看“疗效”只看指标。

胡桂芳表示，扶贫考核指标要少一些形式
主义，多一些从实际出发。“基层情况千差万
别，指标不能一刀切。”要充分发展本地的特色
优势产业，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需求，因地
制宜制定考核指标，让指标真正用在贫困地区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上，用在激发贫困户自我发
展的内生动力上。

赵皖平建议，扶贫工作要有担当意识而不
是唯指标论，要摒弃运动式工作，防范官僚主
义、新形式主义，多在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上
下功夫，制定科学合理的扶贫规划，防止好政
策到了基层沦为一笔烂账。

“花钱有任务，项目有指标，
不求效果佳，但求不扣分。”如果
各地没有充分了解贫困户需求

就去制定奖补指标和贷款任

务，就会让扶贫工作规划失去

科学性和精准性，“大水漫灌”助

长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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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个女大学生返乡创业卖杂粮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们“打入”农村女创客队伍“撬”故事

本报记者邵美琦、李双溪、许畅

大学生在农村当创客是怎样的体验？

记者下乡采访是家常便饭，“苦头”的世面也
见过不少。一开始的时候，去农村创业这件事并没
有把我们吓住，“吃苦没问题啊，能有多苦”“种地
除草我都行”……

这些信心在现实面前一一被粉碎，这种现实
叫作“创业维艰”。生活上的艰苦是最直观、最切
肤的。4 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没有任何电器，洗
澡也要靠运气，晚上总是热得辗转难眠、汗如雨
下，“躺在空调房里玩手机”成了我们共同的城市

奢侈记忆。
农业创业园的食堂也很接地气，园子里长什

么就吃什么，开始我们觉得绿色健康，可是吃久
了，也不禁开始想念烧烤火锅，想念城市里的夜生
活。蓬头垢面的我们到了第四五天就有点吃不消，
然而一看到创业园里的姑娘们都性格开朗，每天
素面朝天地去工作，面对艰苦，应对自如，我们也
不服输地坚持着。

与生活上的困难相比，工作上的融入才是更
大的挑战。以往的工作里，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但在创业团队中，这种规则是被打破的。挑米
除草、电商运营、文案策划，多职工作意味着“哪里
需要你就去哪里”。

挑米的时候总会累到双眼昏花；去田里除草
总会晒到皮肤过敏；做电商和微商要耐心地回答
每个客户的问题、想方设法地推广；做直播运营
就要时时保持热度、时时与网友互动，直到嗓子

哑掉……
然而慢慢地，在姑娘们创业热情的感染下，我

们从对加班的抱怨中逐渐解脱出来。当挑出的米被
装入真空袋中准备发走，当看着大片大片的稻穗在
风中摇曳，当看到一个个订单被促成，当想出一个
极具新意的情人节推广文案，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
的。不时尚、不化妆、不防晒也没什么大不了，有同
伴、有目标、有信仰才有内心的丰盈和富足。

真诚的相处换来真诚的故事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回农村创业吗？”开始，我
们总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建设家乡”“发展东北”，
种种“标准式答案”却总是不能说服我们。37 名女
大学生真的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回乡创业的吗？

在同甘共苦的日子里，我们终于能够逐渐走
进姑娘们的内心世界。每次开会，我们也不再被当

成旁观者。
有一次，我们陪其中几位创业姑娘去镇里

参加一个荣誉领奖活动，就在街边露天举行，临
时搭建的展台在烈日下显得有点草率。

结束后我们互相分享着自己的经历，曾经也
是光鲜亮丽生活在城市里的白领，曾经参加的也
是在五星级酒店里的高大上活动，漂泊的心境几
乎找到了共鸣，那段对话让记者记忆很深刻。

记者说：“挤早高峰的地铁总是每天怀疑人
生的高发时段。”一个姑娘谈及了逃离大城市的
话题，她说：“那种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回乡卖
豆听起来像小打小闹，但是能在家乡自己做出
事情来反而找到内心的自由了。”

渐渐地，我们从有距离的观察者逐渐变成
融入其中的参与者，成了能够互相倾诉的朋
友。“回来就不能创造价值吗？这是刻板印象。”
“吃苦怕什么，漂泊的苦和创业的苦，我更愿意
选择后者”……在相互熟悉的过程中，我们了
解了很多背后的故事，有的想回家照顾伤病的
家人，有的厌倦了大城市的漂泊，有的眷恋家
乡又想要有趣的工作……真诚的相处不仅给
了我们全新的视角，也让我们理解了农业创
业背后的坚持与梦想，理解了这些返乡创业
女大学生的理由和执念。

每每去城市做展销的时候，这些农村创业
的姑娘们又会摇身一变，“走，西单吃冰去！”她
们从未忘记城市生活的繁华，却不把那种繁华
当作生活必需的标准。

后来，我们没再问过自己那个假设的问题，
而是每天忙碌于创业园里的工作和生活，在和
农民接触的过程中也深感创业带头人的作用。
曾经一火车绿豆赚 50 元的洮南农民在女大学
生们的影响下也在转换思路，所谓乡村振兴正
是在这一点一滴中积累起来的。

创客光环背后的焦虑与烦恼

人们常对这些洮宝女大学生的创业故事津

津乐道，她们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标签，“返乡
创业”“品牌明星”等。而她们也总是展现出最积
极快乐的一面。当我们扎根其中才了解，铅华之
下洮宝的艰辛与挑战从未停止。

农业创业最重要的就是和农民、和土地、
和粮食打交道。当我们去农村亲口向农民推广
标准化种植的时候，很多农民都不认同。不少
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口头上答应，私下里还是按
照自己的“土方法”，用化肥和农药种地，这让
我们非常头疼。

女大学生们“跳出农门”又回到农村，如何
接地气、如何与基层建立沟通机制是不得不面
临的挑战。

日常工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大学生
们的经验不足，很多专业性的工作都是在摸索
中完成的。

洮宝创始人王荷和爱人张米克每天都要加
班到深夜，从签订合同、订单发货、培训农户到
采购电脑，事无巨细。我们发现，在创业的光环
背后，让公司的人才结构完善成熟，也是初创企
业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焦虑，这些回
到田间做起“新农人”的大学生仍然让我们敬
佩。毕竟，我们的“创客生活”只有两周的时间，
她们从初创阶段一路走来，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常常探讨人生选择的对错，其实人生
路就在脚下，只要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在田间、
在城市又有什么区别？离开洮南的时候，我们又
回头看了一眼洮宝的大花布广告牌——— 立在尘
土飞扬的街道上，有种“孤胆英雄”的气概，仿佛
诉说着新农人“就是要在乡村创出名堂”的决心。

当得知在吉林洮南这个

贫困县，有 37 个女大学生先后

返乡创业卖杂粮，县城长大、大

学毕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女记

者邵美琦第一反应是“不理解”。

就像当年著名的“北大才

子卖猪肉”，冲动？噱头？人才浪
费？

与其满腹质疑，不如亲身
感受，到基层扎根，认认真真做
一下“创客”。7 月酷暑，本报记者
邵美琦和两位同事一头扎到洮
南，开始了在洮宝大学生创业
园的创业生活。同吃同住同劳
动，零距离体验创业的“苦头”和
欢乐，体验了什么叫青春梦想

扫描二维
码，看更多“洮
宝”女大学生创
业故事

▲三位记者与洮宝大学生们在田间劳动后留影。 本报记者许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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